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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普林尼《博物志》知识特征研究
——纪念老普林尼诞辰2000年

赵梦钰
（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 老普林尼是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的博物学家，他所著的 37卷本《博物志》是后世学者研究西方古代罗马

帝国早期科技史、知识史和文化史的珍贵文献。从博物学复兴和博物学文化研究成为科学史显学的大背景出发，

研究《博物志》所记录、描述之知识的特征。采用变焦视角展开讨论，首先分析老普里尼组织文本和排列归类的

思路，探讨《博物志》中知识所具有的总体特征；然后选取书中的典型片段进行案例分析，挖掘具体条目所体现

的知识特征。老普林尼对自然物进行朴素的描述和关联，强调自然物对人的实用价值，他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亚里

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的具有罗马特色的自然探究传统，是西方两千多年博物学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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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恰逢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诞辰 2 000年。这位生活在罗马帝国早期的

学者为后世留下一部长达 37卷的巨著《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①[1-2]。此书是西方历史上最早以广

义“自然”为主题，并试图在一部作品中对自然万物和人类文化若干领域之知识进行描述、归类的宝贵尝

试。这部作品是后世学者研究西方古代罗马帝国早期科技史、知识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博物志》自公元 77年问世以来便持续受到关注，文本流传不曾中断。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

这部作品一度被奉为圭臬，广为流传 [3]。但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数理科学和还原论探究方式地位

的不断提高，《博物志》被一步步边缘化，老普林尼也成为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探究自然的糟糕典范②[4-7]。

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史并不是彻底拒绝《博物志》， 而是仍然将其视为百科全书传统的古代代表。这是

在现代科学的框架内为这部作品赋予意义的尝试。这种思路即使想到了《博物志》的价值，也仅仅是将

其作为补充科学编史的边角，作品本身的内容和价值则被严重低估和忽略。

老普林尼所著的《博物志》是被以往传统科学史严重忽略的重要文本。主流科学和传统科学史受到

辉格史观、进步史观的影响，对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的片面强调“是以一种很可能会歪曲对这个时期的

技能和知识的更广泛语境的理解方式。它把注意力从其他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非理性的、

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要素中引开，而这些东西在当时却可能是更为重要、传播更

广或有影响力的” [8]。在传统科学史的视角下，《博物志》被认为“不加甄别地包含大量杂乱的信息” [9]。

从博物学视角来看，这反而是这部作品的最大优点。因为这一特点使老普林尼的文本“能在最大限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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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文本内容讨论主要依据洛布版的拉英对照译本和托伊布纳系列第 2 版校勘本。

 　　② 古典学家古德伊尔（F.D.R. Goodyear）在《剑桥古典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的技术写作部分评价老普林尼

是“灾难性地不加辨别，涉猎广泛却眼界狭窄，一个想让自己受欢迎的学究，一个被传统情绪所影响的怀疑论者，一个想要形成风格却连一个完整

的句子都写不出来的人”。华莱士-哈德里尔（Andrew Wallace-Hadrill）则评价“老普林尼的修辞是糟糕的，但他的科学更糟”。“科学史之父”萨顿也

批评老普林尼“给中世纪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最坏的范例，而这种情况也使得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博物学者们努力将这种风气排除在研究之外，

或多或少尽力减轻老普林尼的不良影响”。在 2018版的《剑桥科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第一卷古代科学部分，虽然没有了

20世纪及以前对于《博物志》和老普林尼的犀利批判，但是其中提及这一作品的相关信息极其简略。相关的介绍让读者感觉老普林尼明显游离于

科学的框架和评判之外。“《博物志》是一部由非专业人士写给非专业人士的书”。老普林尼关于植物的分类可能只有对他的读者比较有用，能够

帮助他们快速寻找所需的信息。除此之外，在这一版的通史中，《博物志》的特点只剩下“引用了海量文献”“记录了特定的事实”“包含了许多后来

失传的古代文本的片段”[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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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他那个时代各种知识的丰富性” [10]11。想象一下，如果老普林尼进行了某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操

作，《博物志》这部大书很可能信息量骤减，就好比公元 1世纪时的元宇宙被人多重过滤了一般，后人

看到的内容会十分有限。

英文中科学一词 science的拉丁文词源是“scientia”，本意是认识、知识，不是特指符合现代科技标准

的所谓“正确”或“科学”的知识，而是包含了历史上人们所持有的各种集体信念 [10]11。《博物志》正是这

样一部集中且较为完整地反映公元 1世纪罗马帝国早期以老普林尼为代表的部分罗马人关于自然的集体

信念的作品。回顾两千多年的自然科学史，它包含多个不同的传统，至少可分出四大传统：博物、数

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 [11]。作为“理想类型”的四大传统是彼此交织的，其他传统中也有博物，反之亦

然。老普林尼的《博物志》对于阐明博物传统至关重要。澄清老普林尼工作的性质，有助于看清楚古代

社会其他不同地区诸多文本、文化的性质，王洋燚  [12]、王钊 [13] 等学者的研究已经做出相关的尝试。

老普林尼在两千年前究竟做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博物志》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其中所记录的知

识具有怎样的特征？由于过时的编史观念，这些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关注。 

一、一部关于自然的文化史

《博物志》全书共 37卷，第 1卷罗列全书各卷的主要内容和引用作者名单。剩余 36卷依次介绍当

时罗马人关于自然的天文、地理、民族志、人类、动物、植物、农业、医药、矿物、艺术等方面的认识。

《博物志》是一部关于自然的文化史。在《博物志》第 20卷中“让我们增加（对自然的）惊叹”

（magis miremur）和“一切都是为了人类”（omnia ea hominum causa） [14]2-3 一句话凝练地点明了老普林尼处

理《博物志》全书的结构、材料、具体条目描述顺序等特征背后的两层考虑。

其一，《博物志》的主题是自然（rerum natura）。这里所说的“rerum natura”在一些地方指代的是具

体事物的特性、本质，即事物自然；在另一些地方宜理解为关于自然本身的性质，即关于所有事物特性

（natura omnium rerum）的总和，广义的自然本身。作者通过探究关于具体的、可体察的自然万物的特

性，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自然本身的本质。需要注意的是，老普林尼在《博物志》所进行的自然探究工

作，并非事无巨细地描述他所熟悉的自然万物，而是尽可能全面记录那些具有特殊特征的、能够引起罗

马人对自然的惊叹，展现自然精妙设计的事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博物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各类传

说异闻。老普林尼有时对于一个主题下多个自然物的描述有时也多是围绕它们某些共有的特殊特征而组织的。

其二，人是世界的中心，世间万物为了人而存在。老普林尼在描述中特别强调自然物的实用性。在

《博物志》第 36卷开头，老普林尼写道，“直到本卷为止，我们所进行的一切探究是可以认为是自然为

了人类的利益而创造的”（hominum genita causa videri possunt）。以描述花的第 21卷为例，这一部分并非

依据现代植物学中的自然分类对花依次进行描述，而是以花卉在当时最重要的实用功能为序，依次介绍

了花环用作花环的最重要花种、因为颜色和气味点缀花环的花种、其他装饰花环的花种以及花的药用。

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老普林尼将动物和植物的药用单独拿出来，分若干卷进行细致描述上 [15]。

从整体上来看，《博物志》各卷列举之逻辑大致是：整体上按照描述对象的实用性排列。老普林尼

所描述的事物在书中位置越靠前，花费篇幅越大的，要么是对人最具实用价值的，要么是最能让人惊叹

的自然奇迹。事物的奇异程度这一标准则是更多用于局部的分类排列，特别是奢侈之物，例如珍珠、琥

珀等。而在具体事物的叙述中，老普林尼采取灵活的排列策略，被放在一起叙述的事物可能是因为某些

相似的特征，这种特征上的相似性包括但不限于颜色、形状、功效等。老普林尼没有深究这些被归为相

似性的原因，而是直接说明二者最相似，继而具体描述特征和实用性 [15]，例如，老普林尼认为蜡和蜂蜜

性质的相似性（mellis naturae adnexa cera est） [14]376-377，因而而将二者放在一起介绍；他认为石膏和石灰具

有联系（cognata calci res hypsum est） [16]142-143，因而将两者放在一起介绍，这些都是作者朴素的直觉判断。 

二、以 《博物志》中关于琥珀的描述为例

《博物志》全书主题丰富，内容繁复，作者对不同条目的记述的篇幅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如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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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概括整部作品的知识特征之共性容易滑向空洞和流于表面的泛泛而谈，难以深入文本展开详细分

析，即使得出结论也没有太大意义。在概括全文的基础之上，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考察老普林尼关于

自然多维立体的描述，在此基础上对《博物志》中所展现的一种罗马式的自然探究进行总结。选取的案

例是老普林尼关于琥珀的记述。书中关于琥珀较大篇幅的描述包含了丰富的自然和人文信息，极其典型

地展现了《博物志》多维度描述之特点。此处重点关注的不是老普林尼关于这些自然物的认识是对是

错，而是关心当时时代关于这些事物形成了怎样的具体认识，描述这些事物怎样的特征，体现了《博物

志》怎样的知识特征。 

（一）《博物志》中关于琥珀的内容梳理

《博物志》第 33～第 37卷书写的主题是金石矿物以及相关的艺术雕塑建筑，其中第 37卷关注珍稀

宝石。在《博物志》第 37卷的开始，老普林尼首先介绍萤石器皿、水晶器皿、琥珀，这三者被老普林尼

认为是最值得记录的奢侈享乐之物（deliciae）。老普林尼将琥珀放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并花相当大的篇

幅 [16]186-203 进行记述。老普林尼描述琥珀的片段共 22小节，现将这部分内容整理如表 1所示。
 
 

表 1    《博物志》37.30-52 内容梳理
 

小节 描述方面 具体概述 说明

HN 37.30 引入 琥珀是最值得记录的宝石之一，主要用作女性装饰之物

HN 37.31
琥珀的古希腊神
话起源 法厄同神话

认为琥珀是难得的可
以揭穿希腊人错误记
载的一个典型例证HN 37.32-41

详细罗列前人所
记载的琥珀形成
和原产地

植物、动物、海水起源说

HN 37.42-44

老普林尼认可的
琥珀的成因；原
产地；进入罗马
帝国的历史；被
认为与波河相关
的原因

产于北部海洋；是某种松树所分泌的，依据是摩擦时有松香、燃烧
时像松树火把，燃烧时有松香；琥珀从日耳曼尼亚进入潘诺尼亚行
省的，最早是生活在亚得里亚海附近维尼蒂人（the  Veneti）发现其
价值
一直以来认为琥珀与波河相关，是因为波河彼岸的高卢地区的农妇
将之用作项链等装饰品，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水对当地人的咽喉有损
害，琥珀对扁桃体发炎等咽喉疾病有疗效，因此琥珀在这一地区使
用较多

老普林尼所认可的起
源和解释版本

HN 37.45-46
老普林尼所生活
时代关于琥珀的
新增信息记录

老普林尼同时代的骑士带回大量琥珀，当时分隔斗兽场野兽的护网
是用琥珀结成的，而且角斗士的武器、甚至于棺材等都有琥珀装
饰；被带回的最大的琥珀重达13磅；印度也生产琥珀

时事记录

HN 37.47 琥珀的种类介绍

颜色较淡的琥珀味道最好，但是和蜡状琥珀一样，这类琥珀价值不
大；颜色更重的黄褐色琥珀更有价值；如果成色更透亮则价值更
大，但是要求颜色不能太深。品质最上等的琥珀是被称为Falernian
的琥珀，这种琥珀成色透亮，是类似于煮沸的蜂蜜所呈现的美丽
色泽

根据透明度、色泽区
分价值

HN 37.48
琥珀的特性和在
日常生活中的使
用

琥珀可以用朱草（alkanet）根部进行上色，当时甚至会给琥珀染上
紫色；当人们用手摩擦琥珀生热，琥珀可以吸起稻草、干叶和椴树
树皮；将琥珀的碎屑浸泡在油中，比亚麻的果核燃烧得更亮更持久

HN 37.49-50
作为奢侈品的琥
珀与相关社会风
尚

作为奢侈品的琥珀价值极高，例如，一个琥珀制成的人形雕像，无
论多么小，价格甚至高过一些活人；尼禄在一首诗中形容他的妻子
波贝娅的头发为琥珀色的（sucini），这引起了当时社会对琥珀色头
发的追崇

老普林尼对于当时社
会追求奢侈的风气的
批判——琥珀的流行
只为满足人们私欲

HN 37.51 琥珀的药用价值

婴儿佩戴琥珀有辟邪作用；服用液态琥珀或佩戴琥珀可以治疗癫狂
和痛性尿淋沥（strangury）；佩戴  “金琥珀”（chryselectrum）可以
治疗发热等疾病；将之磨成粉状与蜂蜜和玫瑰油混合可以治疗耳
疾；将之磨成粉状与阿提卡蜂蜜混合可以治疗视力下降；将之磨成
粉状直接吞下，或与乳香一起放入水中服用可以治疗胃病

也顺带提到了琥珀因
为可以染色，用作人
工宝石，特别是人造
紫水晶的制作

HN 37.52
一种与琥珀相关
的 橙 色 宝 石
（lyncurium）

先给出泰奥夫拉斯特等前人对这种宝石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
和琥珀具有众多相似性（产生于猞狸的尿液，或者某种土壤；和琥
珀颜色相似，可以吸引稻草和树叶），有药用价值（液态的橙色宝
石可以用于分解膀胱中的结石；和酒一起服用可以缓解黄疸病），
但本质上区别于琥珀的宝石

老普林尼认为前人关
于这种橙色宝石的认
识是错误的，并不存
在这种区别于琥珀的
宝石

 

老普林尼对琥珀的描述集中反映了《博物志》通过描述自然物进行自然探究的思路和方法。具体到

具体的自然物，其自然探究最典型的特征是丰富和多维度的描述。这里所说的丰富性并不仅是全书涵盖

主题之广泛，而且是在对每一个具体的事物的记述和描述也是多维立体的，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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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琥珀为例，对这一条目的描述包含产地、成因、性质、最早发现的人和利用的情景、相关的社

会习俗、药用等方面的实用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物等多维度信息，能够让读者通过阅读这部分内

容对其产生全方面的了解。另外，由于老普林尼所引用的部分前人之记录已经失传，《博物志》中很多

事物的记载是后世了解西方古代相关认知的为数不多的珍贵史料。《博物志》是后世了解古罗马帝国时

期关于琥珀认识和使用情况的主要来源 [17]。 

（二）琥珀的起源

《博物志》中关于琥珀条目的描写不仅反映了老普林尼对于自然物多维立体的描述，其中关于琥珀

起源的详细描述也呈现出老普林尼如何处理前人记录，并将之整合进自己文本的思路，其中反映了他对

前人已然形成的知识传统的处理思路。

老普林尼首先澄清古希腊人对于琥珀的认识，他花费十余个小节 [16]186-195 的篇幅对古希腊传统以降关于

琥 珀 起 源 的 观 点 进 行 列 举 和 反 驳 。 他 回 顾 了 琥 珀 产 生 的 神 话 传 统 ， 这 是 被 早 期 埃 斯 库 罗 斯

（Aeschylus）、菲罗玄（Philoxenu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等多位诗人所记载的神话版本的起源。

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之子法厄同被宙斯的闪电击中，从太阳马车上跌落，陨落在埃利达努斯河中，他

的姊妹们为法厄同的悲惨命运伤心恸哭，最终化作杨树，每年在埃利达努斯河（River Eridanus），她们

的眼泪化作琥珀，希腊人称之为“electrum” [16]186-187。接着老普林尼指出了一些他认为是错误的前人观点，

在接下来的 8个小节中 [16]186-195，老普林尼较为详细地列举了古希腊前人关于琥珀起源和产地的多种认识

（如表 2所示）。
  

表 2    《博物志》关于琥珀起源的梳理
 

作者 关于琥珀的产地和成因的认识
泰奥夫拉斯特
（Theophrastus） 琥珀产于利古里亚

卡瑞斯（Chares） 法厄同最终坠落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农岛，这是琥珀的发源地

菲利蒙（Philemon） 琥珀出产于塞西亚，偏白色的被称为“electrum”，偏黄色的被称为“sualiternicum”

德蒙斯特拉特
（Demonstratus）

琥珀是猞狸等野兽的尿液，故称之为“lyncurium”或直接称为“猞狸尿”。雄性产生的琥珀偏
黄，颜色更为鲜艳；雌性产生的更为颜色更暗淡

芝诺忒弥斯（Zenothemis） 琥珀是活动于波河附近动物的分泌物

苏蒂尼斯（Sudines）
美特若多若（Metrodorus） 琥珀产生于一种叫做“lynx”的树

索塔库斯（Sotacus） 琥珀产生于伊莱克特莱得岛的峭壁

皮西亚斯（Pytheas）

琥珀是海水蒸发后的产物，它产生于海洋，春天洋流将琥珀冲至距离阿巴鲁斯岛（Isle  of
Abalus）一天航程的名为Metuonis的入海口。这一区域居住着日耳曼部落圭欧尼人（the
Guiones），他们将琥珀用作替代木材的燃料，并且出售琥珀给毗邻的特奥顿人（the
Teutones）

蒂迈欧（Timaeus） 蒂迈欧基本认同皮西亚斯对琥珀的起源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发源的小岛名叫巴西利亚岛；
他认为琥珀不能燃烧

尼西亚斯（Nicias）

琥珀是日光的产物，具体而言：当太阳西落之后，日光重重地落在大地上（its  rays  fall
more powerfully upon the earth），遂产生琥珀。随后琥珀跟随洋流被带到了日耳曼地区；出
产于埃及的琥珀也是同样的成因，埃及人将琥珀称为“sacal”。印度亦然，印度人认为琥珀
比乳香更珍贵；在叙利亚，女性将琥珀制成轮，称之为“harpax”，因为用它可以捡起树
叶、稻草和衣物的边缘

泰奥克莱斯特（Theochrestus）
和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

琥珀是被洋流从比利牛斯山的海角带来的；根据色诺克拉底，琥珀在意大利被称为
“sucinum”和“ thium”。在塞西亚被称为“sacrium”；也有人认为琥珀是用努米底亚
（Numidia）的泥土制成的

阿萨鲁巴斯（Asarubas） 大西洋附近有一个克菲斯湖（Lake  Cephisis），摩尔人称之为“electrum”，湖水经过日光照
射，析出琥珀，漂浮在水面上

姆纳塞斯（Mnaseas）
琥珀形成于非洲的西锡安（Sicyon）区域的克拉西斯河（River  Crathis），产生后琥珀顺着
洋流进入海洋，河边栖息着一种被称为梅利埃格的女儿（Meleager’s  Daughters）的凤冠雉
科佩内洛普属的鸟类（Penelope Birds）

泰奥梅内斯（Theomenes） 琥珀产生于靠近北非锡尔特（Syrtes）的一个名叫“Electrum”的湖畔的杨树

克特西亚斯（Ctesias） 琥珀产生于印度一条名叫希波巴鲁斯(Hypobarus）的河流附近叫做“psitthacorae”  （意为诱
人的甜蜜）的树

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 卡尔马尼亚（Carmania）海岸边叫做塞里塔（Serita）的岛上的雪松产生了琥珀，滴落在岩
石上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琥珀是生活在印度地区叫做梅利埃格的女儿的鸟类的为梅利埃格所流的眼泪

2023年第 6期 赵梦钰 :老普林尼《博物志》知识特征研究−纪念老普林尼诞辰 2000年 · 231 ·



在详细列举前人对琥珀起源的神话起源、动物起源、植物起源、海水起源等多个认识版本之后，老

普林尼陈述了他所认可的琥珀起源。琥珀产生于北部海洋的岛屿，日耳曼人称琥珀为“glaesum”，其中一

个叫做奥斯特里亚维亚（Austeravia）的岛屿也被罗马军队称为“琥珀岛”。接着，老普林尼对琥珀的形成

解释：

琥珀是从一种松树内部渗出的液体，就像樱桃树的树胶或者松树的树脂，是因为树的液体

过多而溢出来一样。这些液体因为霜冻或适宜的温度变硬，变为固态，可能被春潮带入海中，

在水中漂浮盘旋，不会沉入海床，并且很容易被冲到大陆的海岸之上。 [16]194-197

老普林尼关于古希腊人对琥珀成因和起源的认识是后世了解西方古代关于琥珀认识的重要一手史

料。老普林尼并没有简单罗列、堆积、附和前人的认识，而是在此基础上独立形成了关于这一事物较前

人更为准确的认识。他根据琥珀摩擦、燃烧所产生的气味，以及琥珀中包裹的昆虫等证据，对琥珀源于

某种松树，最初为液态，后凝固为固态给出了合理的推断和思考。

老普林尼在这里对如此丰富的材料所选择的记录顺序和对材料的取舍很特别，这反映了他收集关于

自然知识的思路与态度。首先，老普林尼之所以对前人的认识进行如此详细的描述，一个重要且显而易

见的原因是，他认为这是证明古希腊人认识是错误的典型事例。此外，本节特别关注的是老普林尼对待

前人错误认识的处理。他所采取的思路并不是直接忽略他认为是错误的知识版本，将之一笔带过，或者

简单列举几种前人认识，指责古希腊人是错误的，只筛选出自己所认可的版本；而是在知道前人理解有

误的情况下，仍然详细而具体地罗列出前人关于琥珀起源不同版本的认识。在老普林尼看来，虽然古希

腊人对于琥珀的原产地和产生原因的认知五花八门，其中多有谬误，但这些认识版本都是前人关于自然

的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也值得认真对待。这与《博物志》第 30卷花费一定篇幅记述老普林尼认为

虚假的巫术的思路异曲同工：“这一话题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它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世界产生过

较大的影响” [18]。

这部分看似冗余的内容在后来一些现代语言的节选本中直接被删去（如企鹅英译本 [19]、李铁匠的中

译本 [20]），这些版本直接跳过了中间所罗列的古希腊作家的观点，只保留了关于琥珀的成因和原产地的

老普里尼自己的理解，也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正确版本。在部分近现代学者看来，老普林尼在这部分花费

大篇幅所详细记录的内容是毫无价值的繁冗赘述，他们只想从文本中挑拣筛选出那部分看起来更正确、

更科学的内容呈现给读者。然而，正是这些被现代语言的节译本所删去的部分，从博物学史视角来看，

具有更加独一无二的价值。正是因为老普林尼此处的详细记载，后世读者才有机会一窥古人对琥珀的丰

富认识以及相关的社会风俗。这部分记录的价值不在于内容的科学性，因为现代科学提供的关于琥珀的

科学知识远比老普林尼的记载科学和全面，而老普林尼留下的记录是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人关于这些自

然物所形成的丰富立体的认识，这是纯粹的科学理论知识所无法提供的视角和维度。

老普林尼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作为自然之产物的具体自然物，于他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和互动，人对自然产物的利用。因此，他并没有专注钻研对于具体自然物的性质、成因等某一个或

几个方面，而是将关于这一事物的人文和自然性质的信息全部纳入在内，进行全方位描述，这也解释了

他在关于自然的书写中加入了今天被拒之科学之外的奇闻异事、民俗宗教等丰富的人文信息。对于老普

林尼来说，全书的关切是理解自然，而理解自然是让人更为恰当地使用自然的馈赠，追根究底，关心的

是自然及其产物对人的实际功用（utilitas）。因此动物、植物以及其他所有自然产物及其相关的艺术技

术等实用作用在文本中不断被强调，与之相对应的，奢侈娱乐纵欲（ luxuria）等风俗的堕落则被反复

谴责。 

三、《博物志》献词

老普林尼在《博物志》开篇写给罗马未来皇帝提图斯（Titus）的献词，在洛布版英译本中被划为独

立的前言。作者在其中对这部作品的主题、作品定位、目标读者和创作意图给出了直接说明。这一部分

对于了解老普林尼探究自然的意图，理解《博物志》所展现的知识特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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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献词中，老普林尼对全书的主题进行了精炼的概括，他指出本书的主题是自然（rerum natura），

即生活（vita） [21]8-9。虽然作品以献给罗马皇帝提图斯为名，但《博物志》的目标读者是农民、手工艺

者、学习者等罗马平民 [12]4-7。老普林尼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这项书写工作——给一切事物赋予自

然，并给自然赋予其一切①——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与此同时，老普林尼清醒地点出了这项工作所面临的

困难。“这项工作是困难的：为陈腐的事物赋予新意；为新的事物赋予权威；使普通之物出彩；使晦涩

之事明朗；使陈旧之事富有吸引力；使令人怀疑之事具有可信性；给一切事物赋予自然，并给自然赋予

其一切” [21]10-11。这一探索自然的壮举即使没有成功，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值得肯定的光荣尝试。老普林尼称

赞那些致力于解决实际困难书籍的意义大于那些单纯为了娱乐的书 [21]10-11，这也是老普林尼对自己所进行

工作的期许。老普林尼引用李维直抒胸臆，表达了希望像自己所崇敬的伟大古罗马历史学家一样的雄心

壮志：他的写作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为了罗马帝国的荣光；他进行这项艰巨的工作的目的不是追

求个人的片刻宁静，而是出于对这项工作的热爱，为了帝国和人民 [21]12-13。此外，老普林尼引用皮索

（Domitius Piso）的观点对《博物志》进行定位——人们所需要的不是参考书（ libros），而是知识库

（thesauros） [21]10-11。

老普林尼对于知识和学习的尊崇一方面反映了其对知识汇编背后，对罗马帝国的关切。虽然老普林

尼在写给提图斯的献词中语气婉转而谦卑，但其中言辞难掩他的雄心壮志——希望将《博物志》写成一

部关于罗马帝国的知识库，而非一本泯然众人的供人取乐的普通读本。他的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帝国

的荣誉而非个人功利。从中更是可以看出，老普林尼特别关注知识的实用性，强调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实

践紧密结合，将这些知识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解决上。

老普林尼编纂《博物志》主要是依据前人的记录和见闻，他自称《博物志》是从上百位作者的

2 000多卷书中提取了大约 2万件事实汇总而成的 [21]10-11。后来根据古杰尔的统计，老普林尼一共引用了

473位古代作家，其中包括 327位古希腊作家，146位罗马作家 [22]。与之相关的对老普林尼的一个严重指

控是，老普林尼只是将前人观点见闻拼凑在一起，他没有在已有的知识积累基础之上进行扩展或将之进

一步系统化 [23]。这种将希腊科学作为基准来评价罗马，以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特的动植物研究来评

判老普林尼的看法，是站在现代科学立场对老普林尼的无端指责，因为古希腊科学更接近于现代科学的

探究方式，更符合主流的科学传统的评价标准。这种立场会导致对老普林尼的写作目的和方法的误解，

因为老普林尼的汇编目的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竞争、超过他，或者继续发展他的生物分类体系。正如老普

林尼在《博物志》中所陈述的，他要做的是“指出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性质，而不是寻找这些属性可疑的

原因” [24]。这直接点明了老普林尼自然探究的关注点——尽可能收集关于自然的知识，汇集成一个知识

库，展示具体自然物的性质，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之本质，向罗马人展示自然的精妙设计，与此同

时实现对罗马人的教化，为人们的实际生活提供指导。 

四、结语：在 2 000 年后重读老普林尼

《博物志》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和以往传统的编史框架中难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处境，反映了古代传

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25]。现代科学的确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但现代

科学并非人类知识的唯一来源。《博物志》所属的博物学作为区别于科学的另一种知识体系，是一种在

地的传统知识。简单地评判《博物志》中的内容是否符合科学，或者是否正确，不仅本身没有意义，而

且也是对古代博物学传统的一种误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在《科学议程——行动框架》中指出，以博物学为代表的“传统知识不

仅蕴藏着现代科学迄今为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会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的

其他关系以及获取与创造知识的其他方式之反映。” [26] 科学知识与传统知识之间应当存在互补，丰富人

们的认知，不应当是科学独大而对其他知识传统进行单一角度的评判。

《博物志》是一部关于自然的社会文化史。全书围绕的是自然为了人而设计产生的各种自然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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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它们对人有实用价值，并且身上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书中关于自然物的描述是丰富而多维的。这

种丰富性不仅体现在老普林尼的知识收集的自然主题的数量上，还在于对每一个主题下具体事物的描述——

老普里尼也会根据所能获取的材料的情况有所侧重。

老普林尼示范了西方博物传统中一种简单基础而又极其重要的探究方式。他对自然物进行朴素的描

述和关联，强调自然物的实用价值，注重道德说教和对奢侈风尚的批判，其中包含丰富的人文信息。罗

马人对自然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朴素的自然主义认识，其准确性跟近现代自然科学有很大差别。老

普林尼将万物融为一体进行探究自然的思路，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博物学家的罗马式

博物书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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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of Pliny the Elder’s
“Historia Naturali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 0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liny the Elder

ZHAO Mengy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Having “nature”  in a broad sense as the subject,  Historia Naturalis,  written by Pliny the Elder,  the most famous naturalis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is the first attempt in Western history to describe and categorize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human culture in a single

work.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of reliable critical edi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Historia Naturalis, this paper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nowledge recorded and described in this work and discover its value

in terms of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an overview of the entire content of Historia Naturalis, this paper selects specific extracts

and makes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a  Naturalis  as  reflected in them. Pliny the Elder  describes and

related  natural  objects  in  a  plain  way,  emphasizing  their  practical  value  to  man.  His  idea  of  enquiring  into  nature  in  one  work  initiated  a

tradition of Roman-style natural history inquiry that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ancient Greek naturalists such as Aristotle. Historia Naturalis has

a lasting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natural history for two thousand years.

Keywords：Pliny  the  Elder;  Historia  Naturalis;  history  of  ancient  Rom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knowledge;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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